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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2015年转瞬即逝，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其中的忧伤与满足。

也许在过去一年里；大多数人关注恐同教科书是从我起诉教育部开始的，但实际上，我参与教科书去污名化

议题的推动已经有两年的时间。2016，悄悄到来。我有很多关于“过去”和“未来”与大家分享。再不写点什
么，怕一眨眼间2016又从指间溜走。所以，写下此文。                       

两年的沉淀，有些重。两年的沉淀，有些重。

      此文较长，是我送给朋友们最珍贵的新年礼物。此文较长，是我送给朋友们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一路走来

回想起两年前，我还是那个在图书馆看到教材说同性恋是精神疾病后胆战心惊的少女（捂脸…）。然而不知是什么力量，推着我向前走了那

么远，已超出自己曾经对于生活的想象。2015年，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走向街头举牌来表达自己的态度，第一次走向教育厅的信访办公室递交

举报信，第一次走进法院的立案大厅排队等候并在法院门口扬彩虹旗；也第一次并成为了第一个与教育部官员们坐在法庭上谈同性恋问题的

同志……这一切就那么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生活中，真实而激动人心。

 

是什么让我踏出那一步，又成为现在的自己？可能有对错误及污名的气愤，有对自己没有“错”和“病”的坚信，有骨子里性格的反叛，有对不

公和霸权的愤怒。

2014年中，我在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年中，我在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GLCAC）参与调查错误教科书负面影响调查。一位被访谈的某高校医学生告诉我他从小就）参与调查错误教科书负面影响调查。一位被访谈的某高校医学生告诉我他从小就

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却至今仍然希望科技可以发展到改变他的性取向，让他变得和绝大多人那样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却至今仍然希望科技可以发展到改变他的性取向，让他变得和绝大多人那样“正常正常”。同年，他在学校的医学教。同年，他在学校的医学教

材上看到同性恋被描述为变态和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这加重了他的抑郁症。他甚至不敢和自己的抑郁症医生提到他是同性恋的事材上看到同性恋被描述为变态和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这加重了他的抑郁症。他甚至不敢和自己的抑郁症医生提到他是同性恋的事

实。那是怎样的一种恐惧，我无法感受到。实。那是怎样的一种恐惧，我无法感受到。只是通过他身边的朋友多次辗转联系，他才愿意接受电话访谈，我强烈感受到那份压抑。过

去的两年，当我站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朋友向我倾诉他们在校园里被欺凌、老师在课堂上发表“恐同”言论的经历。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所

做的远比我们应该做的少。将愤怒、叛逆转化为爱和非暴力的行动去推动改变，这也许才是出路。

 

正是如此，2014年的教科书污名化调查结束后，我仍继续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这一路上一点也不轻松。我纠结过，迟疑过。在担心对父母的

伤害和“一定要做”的迟疑间，最终我还是迈出起诉教育部的那一步。该来的终要来。而这也是我开始为人所知的开端。死磕“教科书同性恋

去污名化”，这当初简单而执着的想法，想着想着就成真了，做着做着就坚持下来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Q0NDQwMA==&mid=401806134&idx=1&sn=f5b4d408b26dc10da3e084ba7afaaf4f&chksm=3480162903f79f3f14faad0c56c41dba3d9588152f2254392176190f823293518e1f099b7711#rd
javascript:void(0);


   (秋白在北京街头，奔波于法院之间。摄影/紫阳 新京报记者）

荆棘中，我们彼此温暖

当然，紧随而来的是，第一次被校方约谈，第一次被“威胁”，第一次遇到“恐同”教师的当面指责，第一次在性取向问题上直面家人，第一次

看到母亲那般无力，第一次被带去医院“就诊”……

 

过去的一年，我便是在这样的力量与冲突下前行。当看到妈妈的眼泪和无力时，我也变得脆弱起来。当我看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傲慢的回

复和收到天河法院“不予立案”的通知时，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和压抑涌上心头。当我收到新闻总局“不归我管”的电话回复时，半天说不出

话来。与教科书狠狠死磕的这两年，好像改变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能改变。曾经好几次内心的压抑不断积累，常常好想找个地方躲起

来，停留、歇息，或者静静地一哭为快。然而事情一茬接一茬，学习作业一轮接一轮，由不得我反应过来又要“战斗”了。

 

每当我感到无力时，被好基友们的行动温暖到。当我看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朋友在调查图书馆错误教材并要求下架举行校内呼吁时、当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崔乐老师公开写文章“出柜撑秋白状告教育部”时，当有记者朋友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时，当我的微信公众后台收到各路好心人的

关心和鼓励时，我又充满了力量和勇气。你们的这些一举一动，都在提醒我同行的人一直都在。你们知道吗，我在北京中院与教育部你们知道吗，我在北京中院与教育部“庭庭

前对话前对话”前身边好几位朋友收到了妈妈前身边好几位朋友收到了妈妈“感谢你们一直陪着她感谢你们一直陪着她”的短信和《朋友》这首歌。那一刻，我的心都化了。正是朋友的支持的短信和《朋友》这首歌。那一刻，我的心都化了。正是朋友的支持

和妈妈逐渐的理解，让我看到一切都在改变。和妈妈逐渐的理解，让我看到一切都在改变。虽然有时改变来得很慢，虽然有时前进一步退三步，我总是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虽然有时改变来得很慢，虽然有时前进一步退三步，我总是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过

去的一年，我就是在不断“碰壁”、冲突和被温暖、鼓励的张力中前进，走到今天。我想，这是所有想参与改变，呼唤正义的行动者的共同心

境吧。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拍照撑秋白）

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一些人。2015年我组建了一支小团队。飞飞、楠楠、小新、情书、仑仑、忽忽，她们在我“被出柜”最灰暗的时候替我

分担工作，每个人平时都忙得晕天暗地还帮我管理平台、写东西、邮寄资料、做街头行动，每周从很偏远的地方赶车过来只为讨论半小时的

行动进展。现在，飞飞与楠在工作、生活与参与同志公益的纠缠中逐渐掌握了方向，仑仑的毕业论文打算写写青少年同志在校园政策权益保

障上的现状。前段时间，小新妹纸组建了广州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彩虹社，她很久之前说过，她的梦想是在毕业之前成立属于广大前段时间，小新妹纸组建了广州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彩虹社，她很久之前说过，她的梦想是在毕业之前成立属于广大

的彩虹社。感谢在行动中结识的这群亲密战友们，秋白身后其实有很多个的彩虹社。感谢在行动中结识的这群亲密战友们，秋白身后其实有很多个“秋白秋白”在付出。在付出。

我们，改变了什么我们，改变了什么

既然坚持了那么久，回头看，我们改变了什么？

2014年，少有媒体关注教科书中的同性恋污名问题，到2015年关于秋白和教科书的媒体原创报道已超过了400多篇，从几十个到几万人在持

续关注这一切。这难道不是改变么？

 

2015年，我与教育部的对话被媒体和朋友称为“中国LGBT群体与政府部门首次公开平等地对话”。就在今天，媒体刚刚报道“因教材污名同性

恋起诉教育部及其类似案件”入选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2015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同性恋群体通过法律和非暴力

的社会行动来维护权益被认定为宪法事件，这难道不是改变吗？

 

前段时间，暨大一名抑郁症学生因性取向担心无法为父母传宗接代等精神压力自杀后，又再次爆出由暨南大学心理健康中心编写，暨大出版

社出版的2013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材，描述“同性恋是性指向障碍”。之后，好几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他们愿意成为“当事人”公开起诉暨南

大学出版社。这难道不是改变吗？



 

但如果我们将但如果我们将“改变改变”设定在今年教育部承诺什么，或是错误的教材一年内全部消失，这些期待无疑是要落空了。设定在今年教育部承诺什么，或是错误的教材一年内全部消失，这些期待无疑是要落空了。

 
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那一刻，全世界欢欣鼓舞，我们也许在叹息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可权利从来不是等来的，自1969
年美国石墙暴动发生后，千千万万性少数开始站出来，为争取ta们的合法权益上街呼喊。当宗教活动领导人Anita Bryant号召全国性运动来阻
止同性恋维权时ta们愤怒呐喊，当警察在街头暴打同性恋时ta们游行示威，当美国不允许同性恋加入部队时ta们举牌抗议。

 

（Harvey Milk，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任政府职位的公开同性恋倾向的政治人物。他为了争取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而选择从政，但最终被保守派刺杀。他说，假如
子弹穿过我的头，也让它打破每一扇紧闭的柜门。）

美国人民用鲜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坚持抗争美国人民用鲜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坚持抗争50年，才换来今天全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年，才换来今天全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在教科书去污名化议题上坚持的这两年，

与美国五十年同运平权历史相比只是一个小零头，我们有理由不坚持吗？今天争取的每一点进步，都在为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做铺垫。而且

哪怕某一天我朝允许同性结婚也不意味着所有歧视与不公就能够消除，平权没有止境。

2016 如果仍有你的支持如果仍有你的支持

11月底北京开庭那天，教育部其中一位官员说可以把举报信寄往“教育部统一监督举报受理中心”。随后各地的小伙伴迅速寄出举报信及毒教

材，我也满怀期待地写好举报信寄出去，没想到的是，小伙伴们的信件显示已投递成功，而唯独我的信件被退回……



（秋白女友发起一人一信，寄信教育部的行动，详情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

看样子，教育部也是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2016年，我已经孕育着好多好多行动的可能性，例如如何跟进教育部的举报纠错机制，游说

学者发声支持、与错误教材的编者及出版社面谈、寻求更多可能性在法律途径内捍卫性少数的平等教育权，并在各地举办教科书去污名行动

的分享会让更多人与我们一样变得有力量……

如今教育部还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说明我们凝聚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如今教育部还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说明我们凝聚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如今还没有任何一家书店、高校、图书馆、出版社调查毒教材及下架，说明我们的发声还远远不够响亮！如今还没有任何一家书店、高校、图书馆、出版社调查毒教材及下架，说明我们的发声还远远不够响亮！

2016，我们可以做的、应该做的还太多太多！，我们可以做的、应该做的还太多太多！

我们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却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所以看到希望。

然而，行动可以带来改变的同时，行动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能有你们的支持，我才会走得更远，我想邀请所有人，与我一起走下去，好

吗？



1 我想听听你的生命故事我想听听你的生命故事

关注秋白行动及教育政策议题的你们，我想了解你们的故事，我想了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教科书歧视问题的，通过什么途径得知秋白

起诉教育部的新闻，当时你的感受及是否采取一些行动，又或许只是当中一次小小的触动，又或许你只是单纯地想对我说一些话，又或许是

你对公民行动、社会改变的看法。我想听听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与故事。欢迎将你们的故事发送至邮箱：827598881@qq.com。。

2 转发转发

转发或许不能马上带来改变，但代表一种态度。

转发即是一种关注，是聚在一起的力量。

3 告诉我你将告诉我你将“行动行动”

2016年，如果你愿意在你所学习或生活的城市做一些事情，请邮件发至:827598881@qq.com。。

 

1、作为当地“当事人”起诉出版错误教科书的出版社。任何人都可以，不需要是学生。

2、作为“联络人”，想尽办法找到你所在地出版错误教材的出版社、编者的联系方式，并愿意和身边的同伴一起去游说“TA”。

3、你愿意作为“协调人”在你所在的学校或公共空间，举办教科书污名同性恋的分享会。不要怀疑，你只要会讲故事就可以。

 

如果以上任何一点你愿意参与，请告诉我。

我会尽快与你取得联系的。

3 捐助打赏我捐助打赏我

行动支出行动支出：

往返北京等外省的城际交通费（北京高铁单程862元，其余省份高铁单程500元，有时因不能耽误正常学业出现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会选择飞

机往返，预计4个城市。平均600元/单程*2程往返*4次为4800元）；

住宿费（150元/晚*2晚*5次.尽量青旅，预计1500元）；

与老师/学者见面的餐饮费（40元/人*10人，400元）；

游说和倡导资料制作费（10/人*100份，1000元）；

各地分享会的活动场地和物资等开支（300/场*5场，1500元）

还有秋白本人的不吃土小金库也求打赏还有秋白本人的不吃土小金库也求打赏……金额若干金额若干……

费用总共至少为费用总共至少为9200元。如果费用充足，我还可以到更元。如果费用充足，我还可以到更多地方去开分享会，用行动影响更多人。真心多地方去开分享会，用行动影响更多人。真心不确定能众筹到

多少资金，唯一确定的是教科书去污名化道路势必要勇敢地走下去，这关于性少数群体最基本的尊严与尊重，关于学生最基本的正确教育

权。



你们的每一次支持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还记得2015年4月份我在网络上发起筹一只大白陪我上北京找出版总局的众筹信吗，短短几周转

发量好几千，也很快筹集到五千元。如果当时没有筹集到五千元，我就不可能有资金有动力坚持到八月份成功状告教育部，更不可如果当时没有筹集到五千元，我就不可能有资金有动力坚持到八月份成功状告教育部，更不可

能坚持到今天。能坚持到今天。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更确定这条路可以走多远。



2016
我们再试试，看能创造怎样的改变，好吗？我们再试试，看能创造怎样的改变，好吗？

秋白要进入苦逼的考试周啦，闭关两周。秋白要进入苦逼的考试周啦，闭关两周。

期待期待“出关出关”后，看见惊喜。后，看见惊喜。

秋白

2016.1.13
于中山大学

彩蛋 状告教育部开庭及后续

2015年11月24日，教育部派了政策法规司和办公厅的两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我和我的律师对话。庭上，当问及教育部对
高校教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估职能具体哪个部门/工作组负责？怎么评？时，对方答：“不清楚”；当问到教育部对错误教材有何处理措施时，对
方答：教育部没有收到过关于教材出现错误的举报，从而从来都没有启动过这样的监督机制。唯一看到进步的地方是，教育部的两位官员表

示他们已经看到教材歧视问题的存在，及看到我作为一名性少数面对的不够友善的校园环境。看到问题，是促使改变发生的第一步，而我恰

好通过起诉做到让教育部看到问题的存在。

庭审结束后，教育部官员通过电话告知我们，可以将书面投诉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统一监督举报受理中心。同时，
我曾向教育部申请错误教材监管措施的信息公开，在法定有效期限内未得到回复，成功起诉后教育部赶紧给我邮寄了一份迟到的信息公开告

知书。

起诉教育部的初衷，不是抱着胜诉的希望而去，因为我知道哪怕胜诉，也不意味着恐同教材得到解决。起诉教育部的初衷，不是抱着胜诉的希望而去，因为我知道哪怕胜诉，也不意味着恐同教材得到解决。我希望能够通过起诉，让教

育部看见问题，进而提供可靠的举报途径。如今，对方提供了可靠的举报途径及补回复一份信息公开告知书，原来起诉提交的诉讼请求基原来起诉提交的诉讼请求基

本达到，于是在前段时间我已向法院提出撤诉的申请并得到法院准许。本达到，于是在前段时间我已向法院提出撤诉的申请并得到法院准许。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通过教育部提供的举报途径去监督教育部如

何处理恐同教材，关于恐同教材的举报信已经寄给教育部，同时我们还发起一人一信寄信教育部的行动，欢迎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为教材

去污名化出一份力量！

如果递交举报信后教育部仍无所作为，无奈之下我会再次通过起诉来换取再一次的对话机会如果递交举报信后教育部仍无所作为，无奈之下我会再次通过起诉来换取再一次的对话机会！

2015，曾伤害过我的教材、人以及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人、事、物，终将会成为我成长路上的宝贵财富。感谢发生的一切，无论悲伤或喜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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